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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墟的故事─
姚瑞中的檔案行動

所有一切都將成為未來的廢墟。
── 姚瑞中《台灣廢墟迷走》1

一

就我的有限觀察，「廢墟」成為華人當代藝術的創作主題，實為1990年代以後

普遍出現，尤其為中國內地和台灣。一方面，由於1990年代前後的全球政治劇

變引發了對歷史
2

的重新省思；而另一方面，亞洲城市化的快速發展，無疑也激

發了當代藝術家對現實的真切關注和藝術創作的表達。

藝術史家巫鴻談到：「當中國前衛藝術家在1990年代重新關注起廢墟的時候，

他們注意的不再是圓明園這類歷史遺留下來的陳跡，而是當代社會給人和建築所

造成的新的創傷。」 3
另一位藝術評論家高名潞也同樣指出：「第一位『廢墟』

藝術家張大力的作品可以被解讀為都市建設的大規模拆遷對人性的摧毀。」 4
在

姚瑞中的第一本「廢墟」著作《台灣廢墟迷走》中，藝術家談到這本著作的用

意：「這是一本試圖集結台灣廢墟 之美的攝影／文字書，也回頭反省台灣『自

我廢墟化』的歷程。」 5

無論是以反思歷史或是密切與當下關聯為主題的「廢墟」藝術，實則其中都貫穿

了藝術家即記錄現實又在不斷反抗現實／現代的雙重用意。姚瑞中自1990年起

（至2005年）創作的《廢墟迷走》攝影系列，就以超現實的影調和誇張的構圖來

表現台灣社會荒誕現實的一面。
6

。繼而在《廢島：台灣離島廢墟浪游》一書中，

姚瑞中更進一步指出：「廢墟不但見證了過往社會的發展興衰，也使我逐漸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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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背後所隱藏著的龐大意識形態黑洞。」 7 應該說，在〈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

共設施抽樣踏查〉計畫之前，姚瑞中就藉以現代「廢墟」反思歷史遺蹟的同時，

也在自覺的探尋一種人生必經的某種體悟，抑或藝術創作面向台灣未來的一種可

能路徑。

二 

〈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計畫，是擔任藝術教師的姚瑞中，帶

領來自台灣不同院校的藝術學生發動的一個攝影工作坊計畫。工作坊旨在動員同

學踏查台灣各地閒置的公共設施（俗稱「蚊子館」），意在以藝術手段洞察社

會。〈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計畫同時也首次被納入「2010
台北雙年展聯動計畫」，後也廣泛參加了包括2012上海雙年展在內的諸多國際

藝術展示及相關活動，獲得重要的反響與討論。

在我看來，這一計畫與中國紀錄片導演吳文光發起的「民間記憶計畫」有著某種

2010 年十月八日行政院長接見姚瑞中及 LSD 師生（行政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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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的創作邏輯與形態上的呼應。「民間記憶計畫」同樣是吳發動青年藝術學生

（大多數）返回自己的家鄉，以錄影訪問長者加公佈口述檔案的方式，試圖追溯

曾發生於中國大陸1960年代前後史無前例的「大饑荒」。與〈海市蜃樓：台灣

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計畫稍有區別的是，前者是對於台灣近年現代化建設過

程中「體制共謀」的揭露，而後者則是拷問長期被官方遮蔽的歷史或制度性的缺

席。兩個計畫都直接指向一種對於真相的尋求、同時也直接指向了對制度的批

評，也都借用了當代藝術通常的影像紀錄與檔案呈現的綜合手法。同樣，我們看

到，「民間記憶計畫」也被大型藝術項目：如上海雙年展、光州雙年展和2015
威尼斯雙年展中國館等展示項目。

在「教」與「學」的雙向關係中，藝術家和項目學員都獲得了重要的歷史記憶及

現場經驗，從而也獲得了對於社會及政治更為豐富的認知和瞭解。藝術是無法被

直接教授的簡單道理，在姚瑞中和吳文光這樣的藝術項目計畫中得到了明確的解

答。而開展更為系統的有效目標的田野調查計畫，無疑是今天瞭解藝術與社會／

文化關係的「暫時性」通路。或者至少，這只是鬆動制度或與制度協商的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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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方式，而不是直接（也無法）去改變。一方面，項目暴露了藝術行為本身的

脆弱性與易變；另一方面，項目也變成一種「生命政治」，例如藝術史家格洛伊

斯所說的：「因為它自身已經開始通過藝術手段將創造生活和記錄生活，並且視

之為純粹的活動。」 8
而「海市蜃樓」和「民間記憶計畫」，都接近格洛伊斯所

指出的：「存檔文件就是過去與未來相互轉換的場所。」 9

三

及至《海市蜃樓IV：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出版，姚瑞中的〈海市蜃樓：

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計畫，依然成為「一場沒有盡頭的戰爭」。這不僅

僅源於一個藝術行動的開端，而且在進程中也日益引發台灣社會及政府的關注，

巨大輿論壓力也迫使政府部門開始採取一些行政手段及措施來作出挽救與回應。

「藝術介入社會」，無論在台灣還是中國大陸，已經成為當代藝術現場中的關鍵

議題。藝術不僅僅來源或反映生活現實，而且要對權力制度運作下對個體人的壓

迫作出相當的反思與行動。明顯的是，中國社會高速的現代化發展，即帶動了當

代藝術的商業化與制度化的潮流，也反生了更多的批評性藝術與「自我組織」的

運作形態。同時對於美術館或大型展示而言，社會批判也成為政治正確的運作主

題及目標。問題 不僅僅於美術館作為一種公共空間，使不同文化及社會網絡在

其中流動，而是藝術／藝術家首要反省藝術創作及展示的美學侷限，要不斷的將

社會問題及其背後的運作機制揭露出來，成為一種力具政治運作動能的藝術行

動。如藝術史家格蘭．凱斯特（Grant H. Kester）提到：「關鍵不是藝術品身為

物品之中不斷改變的形式，而是在藝術品所催化的溝通過程。」
10

。無疑，作為

藝術作品和系列出版物，「海市蜃樓」呈現出了此種批評性、以及溝通的可能。

2010 年姚瑞中開始帶領失落社會檔案室同學作攝影工作坊（截圖自紀錄片《廢墟上的一道彩虹》導演／羅秀芝）


